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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传播与社会表达: 中国网络
语言的三十年变迁

周 妍

( 山东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摘 要: 伴随互联网在我国的应用与普及衍生的社会表达方式，网络语言从诞生至今

已三十年。以互联网技术在我国的代际更迭为划分依据，可分为 Web1. 0、Web2. 0、移动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不同阶段，网络语言也相应地从网络空间的新型语言演变成现实社

会生活中的常用语。在传播技术系统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互动过程中，探索和梳理网

络语言中体现的思维观念和知识类型象征性效力的变迁，总结我国接入互联网三十年来

网络语言发展的特征与经验，应用技术—传播—社会三层联动的新研究范式重新审视网

络语言，也是全球化语境下深入剖析语言资源在语言安全、文化安全等领域隐性价值的前

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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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 1994 年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至今，历经三十年高速发展，互联网推进社会信息传播格局

发生深刻变迁，社会媒体化配置( 包括技术平台、时空组合、游戏规则) 不断更新迭代，促使基于人类交

流互通的社会表达产生了从形式表层到深层意义的历史性变革。作为一项独特的超级“大规模技术系

统”( LTS) ，互联网是与社会融合交织的生态网络，依托具备不被约束、自发、平等特征的联结技术，原子

化的个体能够参与其中并表达带有主体性特征的社会意识和媒介感知，促成网络语言这种新型社会表

达的出现和普及。社会表达是关于社会思考和交流的理论，与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是社会生

活中个体交流过程产生的一系列概念、陈述及解释，既影响了人群也被人群影响［1］1。站在中国互联网

发展三十年的历史节点，考察网络语言在互联网“联结”演进历程中的形态发展和价值变迁，是总结中

国互联网推动和催化社会变革的独特视角。

一、网络语言研究的三十年演进

在我国互联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以四大门户网站为代表、以 Web1. 0 为特征的 20 世纪 90 年



代，是互联网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以 BAT( 百度、阿里和腾讯) 崛起为代表、以 Web2. 0 为特征的 21 世纪

的最初十年，可以视为互联网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随后 BAT 称霸、TMD( 头条、美团和滴滴) 崛起，以移动

互联网为特性的 21 世纪 10 年代，成为第三个阶段; 以 Chat 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

生产和分发中的应用，标志着互联网发展进入了第四个阶段。与互联网技术的升级换代同步，网络新

词、网络热词、网络流行语、词媒体、网络话语等与网络语言相关的概念先后出现，凸显了这种新型社会

表达形式在互联网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征。较早出现的网络新词，强调了其形式和含义新

颖，且从生成到普及的时间短等特点。网络热词、网络流行语等则突出了网络语言接受范围广、传播热

度高等特点。词媒体出现在 Web2. 0 时期，强调了这种新的网络语言具有以最简短的形式传递信息的

媒体属性。网络话语则借助“话语”概念的时代性，凸显了这种语言现象生成背后底层群体对话语权的

争夺。网络语言是近年来比较常见的概念，表明互联网是其主要的发源地。

学界对网络语言这种社会表达新方式的关注是及时和敏锐的。本文采用 CiteSpace 软件以及 LLＲ

( 对数似然率) 算法，以“网络热词”“网络新词”“网络语言”“网络流行语”“网络话语”等为关键词，在

中国知网等数据库进行关键词共现的聚类分析发现，国内学术界对网络语言的最早研究成果出现在

1997 年，发端于语言学，现有成果涉及中国语言文字、新闻与传媒、外国语言文字、高等教育、出版、中国

政治与国际政治、文化、社会学、统计学等 9 个学科，截至 2022 年底共检索到有效文献 6 902 篇，运用的

研究方法主要有语料库、符号学、话语分析、媒介学等。在研究热点主题的聚类视图( 如图 1) 中，色块代

表聚类的区域，色块内部包含聚类关键词，节点 N =871，连线数 E = 2 269，网络密度 Density = 0. 006，在

算法形成的模块中，模块值 Q 越大，说明聚类效果越好，其中“网络语言”“网络热词”“模因论”“隐喻”

和“影响”的模块值 Q 最高，说明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最多。同时前五大聚类的平均年份在 2007—2012

年前后，说明在此期间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从代表节点促进作用的中介中心性指标来看，“网络语言”

“网络词语”“网络热词”和“流行语”等与其他热点关键词之间的通信较强，说明其经常处于和其他关

键词通信的路径中，对文献之间的互印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

图 1 1997—2023 年网络语言研究热点共现图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对网络语言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主要集中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将“语

言”与“社会”作为两个变项来研究这种伴随互联网应用与普及衍生出的现代汉语新类型。为适应互联

网高效连接、便捷输出的要求，网络语言的音位、词汇和句法等具体的“语言变项( linguistic vari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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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极为简易和任意的基本特征，数字、字母、符号等字符可以根据表达需求进行拼接组合，打破了现代

汉语的语法结构［3］，多语素混用、多形式组合、多语态融合等现象极为普遍［4］，通过字符代替汉字、句法

成分的移位和省略、语式结构经济适用等方法，适应了语言经济学的需求［5］。为了追求通俗易懂、朗朗

上口、鲜活生动等音韵效果，叠音、谐音、通假、借字等现象在网络语言中尤为常见，拟仿、摹状、借代、隐

喻、借喻、别解等修辞方式在网络语言中的使用极为灵活多样［6］。

伴随互联网技术诞生的网络语言，作为人类社会象征系统的组成部分，在社会阶层、社会网络和实

践共同体等“社会变项”方面最具变革性［7］。网络语言的形式特点，极便于互联网用户的理解、接受、同

化、记忆，形成群体共享的社会意义后，迅速实现了从网络空间到现实社会的传播［8］。借助互联网以复

制信息内容为主的纵向递进基因型传播和以差异信息同型传递为主的表现型传播，网络语言在传播过

程中，可以随时实现形式的转换与意义的叠加，便于在更大范围产生影响力［9］［10］。

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出发点，结合传播学、新闻学和社会学等相关理论，探讨网络语言作

为表征符号的生成意义与传播价值，是另一类重要的研究思路。网络语言作为网络空间表达观念的符

号象征系统，在实现能指的狂欢过程中，冲击了传统的社会象征系统，是民众参与话语权争夺的工

具［11］。究其原因，从外在条件看，互联网降低了传播的门槛，挑战了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威性，推动越来

越多的普通人参与到社会表达中来，网络语言的生成与传播才呈现井喷之势［12］; 从网络语言自身特点

看，这种符号系统具有“游击性”、隐蔽性、趣味性、衍生性和传染性等特点，迎合了民众因互联网技术加

持，日趋凸显的主体性和表达需求，具有强大的传播能力和社会动员潜力［13］。除此之外，大众在网络语

言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实现了自我情感的主动表达与释放，使其成为一种社会心态、社会情绪与态度

的晴雨表。互联网媒体平台的内容生产与运营机制、互联网技术的演进、网络意见领袖的地位和影响，

也在网络语言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助推作用。

在互联网作为底层逻辑深度嵌入中国社会生活的过程中，网络语言被持续、大量地生产出来，这种

社会表达方式被普遍接受的同时，学界剖析与论证的视角和维度也在趋于多样和深化。2010 年前后，

学界对与网络语言相关的概念“词媒体”的关注，凸显了对网络语言信息价值的认识，挖掘其浓缩核心

新闻要素，实现快速传播的信息载体的特点［14］。“词媒体”的概念凸显了网络语言的新闻价值，与新闻

信息有相似的传播属性和互补的传播功能［15］，致力于网络语言收集、整理、阐释与传播的新媒体平台一

度成为传统媒体新闻线索的重要来源。随着网络语言的数量发展、内容丰富以及影响力的扩大，逐渐从

互联网空间渗透进新闻语言中，一方面使新闻话题具有新鲜度、新闻内容活泼生动，满足了更多受众多

样化的信息需求; 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对网络语言的使用，可以实现对网络语言的再阐释，消解可能蕴含

的或虚假、或负面的意义［16］。

传统媒体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吸收网络语言，利用这种承载和聚焦网络舆论的符号，在以互联网为载

体的民间舆论场产生影响力和引导力。互联网进入 Web2. 0 阶段以后，网络语言传播新闻事件的功能

日益凸显，又因便于理解和再传播的形式特征，成为互联网用户意见表达、追问真相、监督问责的重要载

体，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舆论监督功能［17］。但是多传播主体的积极、持续参与，又使网络语言与现

实事件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在叙事时间上呈现出多维性［18］。关注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

话语实践和交往行动，分析其内在机理，对互联网治理的意义得以凸显［19］。

网络语言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着社会阶层、网络圈层维系共同体的黏合剂作用，也容易造成话语失范

和不理性情绪蔓延等问题。因此，在文化建设和基层治理领域如何善用、用好网络语言是值得探讨的重

要问题［20］。在对网络语言的性质、风格、内容及其表征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一些典型的、具体的网

络语言，也是学者关注的对象，通过对个案的深入剖析，探究当代青年亚文化、粉丝文化等不同文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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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动态［21］。

现有研究成果从社会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新闻学以及社会学等多种研究视角剖析网络语言，

揭示了在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催化下，网络语言作为更新最快的语言形式从语法、语用、语态等多方面

对现代汉语产生的冲击。同时作为社会表达新方式，探讨网络语言在身份认同、圈层缔结、舆论监督、

文化建构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本文根植于传播技术系统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

互动过程，梳理分析我国接入互联网三十年来网络语言的发展变迁史，发现网络语言发展演变的内在

逻辑，是在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数字传播时代，技术—传播—社会三层联动的新研究范式的

微观实践。

二、网络语言( 1994—2003) : 弱连接技术催生的符号化语言

1994 年 4 月 20 日，我国正式开通了 64K 专线，运行 TCP /IP 协议，实现了与全球性互联网的全功能

互联互通，进入以 PC 互联网为特征的弱连接时代。弱连接是通过计算机高级语言( HTML) 、网页传播

应用协议( HTTP) 和文件地址系统( UＲL) ，实现内容的数字化呈现，并通过互联网经营者的力量实现相

互链接。在以内容数字化呈现为基本特征的 Web1. 0 时代，早期互联网企业开始萌芽，以新浪、网易等

为代表的门户网站出现并迅速发展，人民网、新华网等中央级新闻网站和上海热线、武汉热线等地方新

闻网站纷纷创建，阿里巴巴、百度、盛大、天涯社区、当当网等互联网公司陆续创立，B2B、B2C 和 C2C 等

电商模式相继出现。门户网站、互联网企业、信息经济的高速发展，以西方为中心扩散至世界其他地方

的“旧媒体”生态被逐渐打破，“信息经济正在取代石油、电力和机械工程为代表的传统产业，成为中国

国民经济的支柱”［22］，网络新媒体开始走向世界信息传播格局的中心舞台，全球信息传播格局与生态革

命正在勃兴。

一个社会在传播格局和传播手段上的重大改变都直接决定着这个社会的组织方式、构造逻辑和运

作法则［23］。彼时，电子邮件、电子公告牌、线上交谈、文件传输、远程登录、信息检索等 Internet 的基本服

务迅速风靡全球［24］81。网络新媒体的使用者虽然还是信息的单向、被动的接收者，但信息数字化呈现背

后的新媒体的经营者和组织者已经挑战和动摇了传统媒体的信息生产者主体性地位。从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 CNNIC) 的统计数据看，21 世纪来临之际，中国网民数量已从 1994 年的 8 万增长到 890 万，

上网计算机数增长到 146 万台，CN 下的注册域名与 WWW 站总数量分别增长到 29 045 个和 9 906

个［25］，内容数字化呈现的普及和深入，与信息交流手段的全球连接同步，唤醒了符号的感性力量，表情

达意的数字化符号应运而生，网络语言初具雏形。

截至 1999 年末，在全球近 2 亿的网民中，1 亿以上的网民 IP 地址在美国。互联网虽然致力于全球

互联互通，但在 Web1. 0 时代，无论是互联网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还是网民的数量和规模，仍然以英语系

国家为中心，也就决定了初期的网络语言以英语和计算机符号为主要形式。信息沟通过程中，加快沟通

速度和显示语气语调催生了最早的网络语言，其中提取首字母和同音简写是最常见的创造方式，如

Laughing Out Loud 简化为 LOL，By the way 简化为 BTW，See you 用 CU 代替等。这些网络语言通常出现

在其他完整信息的句首或句末，实现态度、情绪的呈现与表达，如 The company says that the product will

be delivered on time ( LOL) ( 公司说它会按时发送新产品，哈哈哈) 。随后计算机键盘中常用的字符也通

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形成了带有画面感的表情符，这种类型的网络语言插入到大面积的、单调的印刷体

字符中，能使网民的阅读体验变得愉悦和美妙。符号与符号、符号与字母灵活多样的组合，形成了几百

种表情达意的网络语言，比较常见、应用广泛的有“: － ) ”表示高兴，“－ ( ”表示不高兴，“－ ( ”表示眨

眼，“－ o”表示惊讶，“－ X”表示闭嘴等。

Web1. 0 时代的网络语言，展示出互联网技术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此时网络语言的理解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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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局限于互联网开启的数字虚拟世界中，只有在熟练操作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过程中，才需要理解和使

用这些符号性语言，这就对当时多数的非网民产生技术壁垒，网络语言成为少数拥有新技能网民的身份

标识。同时，这种网络语言因具备简单化、视觉化的特征，极易被需要使用此类符号的网民理解和使用，

提高了沟通的效率和效果，并在复制粘贴的过程中，使网民初步感受到了视觉化符号使用的愉悦。

Web1. 0 时代的网络语言标志了一个文化新时代的诞生。如尼葛洛庞蒂所言，一个艺术表现方式更生

动和更具参与性的时代，我们将有机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传播和体验丰富的感官信号。尽管这种做

法似乎把重要的艺术作品全然世俗化、数字化了［26］82。

三、网络语言( 2004—2013) : 用户创造内容( UGC) 激发的媒体性语言

2000 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中国的新浪、搜狐和网易却在纳斯达克崩盘前后突击上市，国家电信

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加大，互联网行业吸收风险投资的规模进一步扩大。2002 年中国本土第一个博客网

站“博客中国”开通，当年中国本土第一个自主创立的维基类网站“网络天书”( http:∥www． cnic． org) 开

通，网易博客、六度交友、互动百科、Chinaren 等一系列以开放性、交互性和便捷性为特征的新型网络产

品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中国互联网在这一阶段开始显示出高速、蓬勃发展的态势。

博客、播客、豆瓣、维基百科等 21 世纪之初崛起的新型网络产品，主要是 Tag、ＲSS、Ajax 等技术的应

用。其中 Tag 是由用户自主定义的社会分类，不同的网络用户可以通过 Tag 进行内容查询，通过标签或

关键词找到其他用户收藏的内容，也可以通过大家共同收藏的 UＲI 找到其他用户。ＲSS 是一种聚合内

容的技术，博客用户可以在借助支持 ＲSS 新闻聚合的客户端，在不打开网站内容页面的情况下，阅读支

持 ＲSS 输出的内容。Ajax 技术的应用，决定了新型网络产品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性。Asynchronous

( 异步交互) 、JavaScrip( 脚本) 和 XML( 封装数据) 三种技术的组合称之为 Ajax，是维基百科类产品的关

键性技术。博客类产品、维基类产品的普及，使网民不仅可以免费浏览、获取网站内容，还可以根据自己

的兴趣、专业和理解，按照网站简单的编辑规则和流程，参与网站内容的创立和编写，并获得相应的奖

励，网民成为内容的生产者，相互之间还可因共同兴趣构建起交互性关系。

以内容互联为特征的 Web1. 0 时代升级为以用户多向传播为基本特征的 Web2. 0 时代，博客、维基

百科等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型信息传播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具有海量的信息存储、新闻背景的立体

化呈现、个性化的服务等优势，同时实现了传播机制的根本性变革。首先，网络新媒体的信源是开放的

“源代码”，信息文本不再只具有“可读性”，而是始终处于“可链接”的开放状态。其次，网民集信息的

生产者、接受者和传播者为一体，突破了传统媒体“守门人”的束缚和限制，传播过程从自上而下的单

向、线性传播转变成多对多的平面化双向互动传播，弱化了程序化、政治化和格式化的上传下达对传播

效率的影响，实现了互联网空间个体与个体超越时空限制的沟通与连接，凸显了自主性和个性化的传播

效果。以分布式的互联网为技术平台，以开放的个体虚拟主体为中心，以自组织的弱纽带为主要方式和

以社会资本为主要激励机制的传播机制［27］，促使我国快速进入超越制度性局限的“信息大爆炸”社会，

国人初步感受到了海量信息与有限时间之间的矛盾带来的困扰。

2006 年，《时代周刊》( Time) 年度风云人物颁给了所有网民，封面上只有一个词 you，此时中国网民

已增加到 1. 3 亿，并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到来时超过了 4. 5 亿［28］。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开放

性、便捷性、融合性、个体化，信息的海量性、全球性、低成本性等特征，改变了亿万网民信息被动接受者

的身份和地位，促使他们逐渐开始深度介入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过程。相对平等、自由、开放的互联网信

息传播空间，多元化的信息生产和传播主体，带来了人类信息传播史上前所未有的信息量。网民不得不

加快信息阅读速度，提高信息阅读效率，从而占有更多的信息，标题、关键词、图片、符号等碎片化、感性

化的浏览式阅读模式，开始挑战传统的以文字为主的深度阅读模式，简洁、易懂同时凝练事件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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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态度情绪的网络语言进入了爆发期。

人民网发布的《2010 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将网络语言定义为“词媒体”，认为这是“一种

以词作为核心传播内容的全新媒体形态，利用‘词’对特定时间、地点、人物、时间进行浓缩，利用了口口

相传的特性优势，并将其发布到网上或传统媒体，最大限度地加快媒体信息的传播记忆和速度”［29］。这

个定义很好地总结概括了 Web2. 0 阶段网络语言的特征与影响。首先，从语言的形式结构看，网络语言

不再是通过字母或者符号组合简单地表情达意，而是将以汉字为主的各种字符灵活组合，实现信息传

播、态度表达和文化表征。如“雷”“宅”等通过衍生、同音、谐音等方法创造出新意的网络语言开始风靡

网络，在反复使用过程中，这些新意甚至逐渐消解、取代了词语原本的含义。

其次，从语言的内容意义看，网络语言不再仅因输入更便捷、沟通更有效而被接受和使用，而是已成

为社会热点事件的概括和凝练。“在信息化时代特色日趋鲜明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舆论生态，

实际上都形成了两个舆论场: 一个是由报纸、广播、电视、期刊等传统媒体形成的传统舆论场，一个是由

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形成的新兴舆论场”［30］。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民间舆论场中，拥有凝练劲爆的

信息、旗帜鲜明的态度、巧妙隐晦的表达等特征的网络语言，极易受到平均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均不高

的网民的接受和认同，在传播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加速事件真相披露、施压职能部门更公正透明处

理社会热点问题的作用。

再次，数以亿计的网民、不同性质的媒体机构等都成为互联网数字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多元化主体，

原本由社会精英阶层垄断的文化生产权力被打破，导致这一时期的文化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有任意

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语言是文化的风向标，不仅“反映着社会发展和语言发展的状况，也标志着人

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广度和深度”［31］250。从“UP 主”“out 了”等网络语言的流行可以看出，吸收、引进

日韩、欧美等海外娱乐文化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网络亚文化的流行方式之一。形式上完全突破固有的语

法规则的限制，内容上表征互联网中各种类型的流行文化，Web2. 0 时代的网络语言成为网络亚文化影

响力和传播力的缩影与凝练，代表了这种文化类型正在从文化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

此外，在商业网站的运营和助推下，网络语言逐渐得到传统主流媒体的关注。2005 年 7 月上线的

互动百科( www． hudong． com) 是一家专门致力于网络新词的生产、阐释与传播的商业网站。这家网站以

wiki 基础为核心，利用各种刺激和激励措施吸引和鼓励网民参与到各种不同类型的词条编写中来，首页

推荐也以词条的新闻价值大小作为排序标准，以新闻标题性质的词或短语作为网站导航，便于网民根据

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进行信息检索和阅读。网站与 500 多家传统媒体、SNS 站点和手机报等合作，形成词

媒体联盟( 如图 2) ，通过定向推送网络新词、热词等方式帮助媒体的记者和编辑发现新闻线索、挖掘新

闻价值。通过商业网站的收集、整理、运营，年末评点年度十大热词、年度十大流行语、年度十大表情包

等活动一时方兴未艾，网络语言逐渐成为国民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传统媒体时代，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单一，但在网络新媒体时代，公众对传统媒体的信息依赖

已被打破。网络语言的井喷式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体垄断新闻信息生产和传播的局面，民众越来越深

度参与到新闻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中来，广大民众将在新闻的发现、细节描述、背景开掘、意义分析等

涉及新闻传播的各个环节中注入他们的能量［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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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互动百科词媒体联盟图

四、网络语言( 2014—2023) : 演化为超强联结社会的表达方式

2013 年 12 月 4 日，工信部正式发放 4G 牌照，随后我国进入更宽网络频带、更强信息吞吐能力、更

快捷传播速度的 4G 网络商用时代。移动互联网由移动终端、移动网络和移动互联网应用三个部分组

成，IPv6 协议、PON 接入技术、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等六个主要方面对其进行技术支持，实现了用户接入

数量、业务种类、应用范围和计算能力的飞跃。以 4G 技术为基础的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

“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与任何其他人进行任何方式的通信”。“五个任何”的实现使

Web1. 0 和 Web2. 0 时期非即时性的信息生产和传播转变为大规模网民同时在线并实时互动。2018 年

春节期间，微信月活跃用户数量突破 10 亿大关，每天发送信息 450 亿次［33］。微信、微博、淘宝、今日头

条、网络手游等超级聚合平台逐渐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生产、发布、转载和反馈几乎是零时差

或趋向零时差，全国性、全领域的超强联结的新型社会生态开始显现。传统固有的社会机构、组织、运行

机制，在以互联网为底层逻辑的超强联结社会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2014 年 2 月 27 日，中央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我国网络治理着眼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统筹协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及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①。

互联网发展到第三个十年，中国正式成为全球互联网的主力军: 通讯技术从 4G 到 5G，信息传播从

社交化到智能化，互联网科技创新在不断加速，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互联网企业与苹果、谷歌、Face-

book 等美国老牌互联网企业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自媒体与今日头条为代表的算法

媒体在社会传播新生态中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基础设施的优化和网络技术的完善，催生了更多样的应

用服务系统，促进移动互联网用户的增长。自 2011 年前后兴起的移动互联网热潮，在 4G 时代继续大

放光彩。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从 2016 年的 51. 7%增至 2023 年 6 月的 76. 4%，网民规模也从当年的 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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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231103］． https:∥www． gov． cn /zhengce /202203 /content_3635301． htm#1．



亿涨至 10. 79 亿［34］。超强联结社会的数字化和在线化，使原本以单位( 机构) 为基本运作主体的社会构

造裂解为以个人为基本运作主体的微粒化社会。传统社会中不能被看见、无法被利用的微小个体、资

源、价值和内容在联结中被激活，同时在微粒的自由联结和互动过程中呈现出多样性的社会价值和功

能。互联网不再只是内容和个体数字化联结的新型媒体，引领着整个社会快速进入全领域超强联结的

时代。

在此期间，我国大专以上学历的互联网用户占比从 2000 年的 84% 下降到了 2020 年的 19. 8%［35］，

可见互联网三十年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基层群体网络化的过程，是一个在历史上从未被看见的个体被赋

权赋能的过程。我国的普通民众从作为被动信宿的受众，先转变为主动获取信息的网民，后演进为传播

生态中集信息生产、信息传播、信息消费为一体的、节点化的用户。微粒化的个体主体的社会意识和媒

介感知，在自由、自发、平等的联结过程中得以表达和传播，释放出核裂变式的能量。信息传播的内容如

何被庞大的、基层的用户群体“看见”“看懂”并“使用”，是这一阶段乃至未来传播发展的重点［36］6。精

英阶层对社会表达路径的垄断和浸润着理性逻辑的书写文字对社会表达方式的影响双双式微，非逻辑、

非理性的、诉诸视听感官和情感联结的数字化、图像化语言，与不断更新迭代的信息传播技术相互黏合，

正在成为社会表达的主要方式，其中与互联网发展几乎同步的网络语言，因多样化地表征网民主体地位

的“传统优势”，演化为新型社会表达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互联网发展的第一个十年，网络语言在不断求“新”。第二个十年，网络语言因“异”成为话语权博

弈的利器。在第三个十年，网络语言与互联网技术同频共振，以“联结”为突出特征。首先，网络语言与

传统主流媒体相“联结”，“APEC 蓝”“二孩”“新常态”等网络语言实现了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双向互

动传播。特别是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连续三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新年贺词中，用到了“蛮

拼的”“点赞”“撸起袖子加油干”等网络语言，相关表达和同款表情包一时间风靡全网［37］。新型主流媒

体主动吸收网络语言、生产网络语言，成为主流媒体实现内容创新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主流媒体成为

新的网络语言来源地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破圈传播，使其传播力和影响力得到很大提高。网

络语言成为现实社会与虚拟空间相“联结”的表达方式。这种现象不仅体现了主流话语对网络语言的

吸收和利用，同时也证明网络语言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已经从网络虚拟空间渗透进入现实空间。这种

内化和吸收相关政策精神和措施要求，再根据目标受众群体的特征或者地域性特点，加以灵活转化和

创造的网络表达方式，被秉持传者本位的主流话语吸收。

互联网用户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也壮大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民间舆论场，通过形式多样、结构灵

活的网络语言表达异议，在互联网发展的第三个十年中更为常见。网络语言形式简单和表意曲折的特

征，相较于传统语言更容易受到网络用户的注意，更适应网络群体传播机制。

首先，网络语言在提炼社会热点事件、凝聚网民观点的过程中常带有强烈的情绪情感色彩，这种诉

诸非逻辑、非理性情感关系的横向联结与关系认同的网络语言，更容易在互联网空间达成共识、左右舆

论走向。基数庞大的互联网用户，借助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在社会热点事件爆发时往往能拥有在地

性优势，通过在场“揭示”事件真相、超时空续写事件原委、过度解读事件性质等方式，使网络语言成为

“后真相”时代影响舆论的重要话语。同时一些网络语言过度迎合网络用户的想象，追求哗众取宠的传

播效果，频繁激发网络暴力，甚至助推情绪化的舆论审判。

其次，在网络围观的过程中，众声喧哗的热情不仅是要对事件的真相进行再叙事，更重要的是表达

“以我为本”的认知、判断和态度。网络用户底层化的趋势，使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民间舆论场成为底层

群体通过“借题发挥”“曲笔言说”等表达策略或叙事方式，将自身在现实社会的压抑与不满加以投射和

发泄的虚拟空间。互联网技术的更迭，造就了中国社会生活诸元素“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远距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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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38］251，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实现超强联结。

微粒化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体主体在网络空间的自由联结，已经引发现实社会中人群的碎裂与分

化，依据自己主观意图缔结“圈子”和“层级”在当下互联网空间中已司空见惯。特别是伴随着互联网发

展出生和成长的“Z 世代”，更是将网络语言的生产、接受与传播视为身份标识，在彰显自己并获得认同

的过程中，构建一道想象性的文化壁垒。这些网络语言的使用，不仅是为了提高交流效率，更重要的是

圈层区隔的标志。能否准确理解这些网络语言的意义、是否可以熟练正确地使用这些网络语言，是圈内

人对圈外人的考验与甄别。目前国内最大的“二次元”文化聚合平台 B 站( bilibili) 的会员申请环节中，

就包括对最热门的网络语言了解和使用的考试，网络语言成为不同圈层构建“想象共同体”的文化标

签，理解、使用和传播网络语言带有了集体情感认同的仪式感。同时，网络语言本身具有联结和社交的

公共属性，在唤醒“共通感”的过程中也可以迅速越界和破壁。网络语言，因表征了当下社会人们的普

遍生存境遇和情感心态，迅速实现破圈传播，成为线上线下表达和交流的常用语。经历三十年发展的网

络语言，以易变、流动的形式特征，成为真实与虚拟互嵌、理性与情感交融的当下最具活力和联结性的表

征符号。

五、网络语言的未来发展与研究展望

迎来发展三十年历史节点的中国互联网，是我们正经历着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催化剂，互联

网的技术逻辑和实践范式正在成为新的发展时期的基础，互联网用户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话

语是语境、历史条件或现实巨变的产物，离开具体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问题，不会产生话语，社会发生变

化，话语也随之变化［39］。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网络语言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彰显的是以互联网为底层逻

辑的社会演进过程。传统社会中从未被看见的微个体、微内容，无法被利用的微资源、微价值被激活，通

过联结、整合和协同，形成了巨大的、全新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伴随着互联网用户规模的扩大与下

沉，微粒化、单子化的社会基层群体以及他们主观的欲望、诉求与想象，都在当下这个以互联网为基础的

“虚拟现实交互”的信息传播格局中，通过相互联结交织产生传播力与影响力。网络用户充分利用在地

性和规模优势置身于信息生产的前台，转变为“真相”的表达主体，个体化、沉浸式、故事性的网络叙事

趋势，使网络舆论场极易成为各种焦虑、不满甚至敌对情绪的集中发泄地。从语言学、传播学、叙事学、

社会学等多种学术视角深入研究网络语言，从中发掘底层群体在互联网人口结构中的规模变化、对网络

叙事的深度参与以及在网络舆论演进中产生的主体性价值，不仅是全面理解和把握多元主体的群体传

播时代网络叙事发展趋向的需要，也是现在和未来提升国家软实力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而以 ChatGPT4. 0 为代表的大型语言模型的应用，不仅是人工智能领域科学进步的转折点，也是语

言不再依赖人的大脑而生成的革命性起点，未来人机协同生成的网络语言将从形塑认知判断到规训社

会生活更为深入地影响人们。考察网络语言三十年的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语言从形式到内容，正在经

历人际传播媒介向“人机传播”媒介的转向。ChatGPT4. 0 的应用意味着语言的标准开始技术化，机器生

成的语言可以比人类语言更为标准和全面，网络语言不仅是现实社会生活的表述和表征，未来或许人们

还会以数字化的、来源于网络的语言为表达模板，这种“双向奔赴”的背后恰恰是人的主体性遭遇前所

未有的挑战。恩斯特·卡西尔认为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才是人的本质性特征，但在人类语言基础设施

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变革中，人的主体性危机以及自我认识的危机势必进一步扩大。从语言的维度进一

步探究如何在异质的行动者网络世界中实现有效高质的连接，让散布在虚实互嵌空间中的原子化、比特

化的个体实现共享、共通与共鸣，将是未来网络语言研究的核心。

纵观网络语言短暂的发展史，其实质是互联网技术创新的性能与人性表达能力和符号创造能力的

互动历史，是数字技术正在构建一个新的泛化的联结交往社会的缩影。在“以数据为中心”的互联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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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新阶段中，不同身份和价值观的人，甚至机器与物都将联结在一起，探讨如何科学有效地引导和规范

数字化、网络化的语言，这是学界研究的新课题、新任务，也是人类迈向数字化共通世界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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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Expression: A Study of 30
Years of Change in Chinese Internet Language

ZHOU Yan
( School of Culture ＆ Communication，Shandong University，Weihai 264209，China)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the social expression derived

from the Internet language has existed for thirty years． Taking the generational change of Internet technology in

China as the basis of division，it can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stages，such as Web1． 0，Web2． 0，mobile In-

ternet，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etc． Accordingly，Internet language has evolved from a new type of language

in the cyberspace to a commonly used language in the real social life．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ystem and social relations and social structure，exploring and sorting out the chan-

ges in the symbolic effectiveness of thinking concepts，belief patterns and knowledge types embodied in Inter-

net language，and summar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language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since China’s access to the Internet can form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staging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on social change，apply the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three-tiered linkage of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society to re-examine the globalization of language，and review and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language． It is also the prerequisite and foundation for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hidden value of lan-

guage resources in the fields of language security and cultural securit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Internet languag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ocial expression; language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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